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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暗中醒来，眼前仍是一片黑暗。

负伤一个多月来，这是他每天都要

面对的世界。

他时常问妻子王静，现在是白天还

是晚上，今天有没有阳光？眼前的漆

黑，让他更加渴望感知身边的事物，哪

怕只能想象，他也觉得宽慰。

往后余生，黑色是他眼中唯一的色

彩，黑暗成为他必须战胜的“敌人”。

无数次，他从噩梦中惊醒，爆炸瞬

间的“火光记忆”在黑暗中被无限放

大。不顾生命安危将战友护在身后的

他，在尘埃落定之后，内心有过恐惧，有

过挣扎，却从没有一丝后悔。

时至今日，他的手臂还经常会感到

“幻觉痛”，随时感觉自己的手还在，偶

尔会有一个“手指头”还会痛，“这种痛

实在是一种折磨，一不注意就会出现这

种幻觉”。

他，就是被授予一等功的扫雷英雄

杜富国。

英雄是什么？罗曼·罗兰说，世界

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

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当“杜

富国”这个名字，如同滚雷般传遍神州

大地，得到无数钦佩赞颂时，他本人正

默默忍受残缺之痛，接受康复治疗，迎

接全新的生活。

云南开远，解放军第926医院病床

上，杜富国双眼缠着纱布，残缺的双臂

自然垂落。一波又一波探视、采访之

后，他不得不鼓起勇气面对身体伤病和

内心疼痛。他的坚强，让他在面对生死

抉择时，勇敢地说出“你退后，让我来”；

他的坚强，让他在失去双眼和双手时，

反过来安慰战友和家人。

人们说，英雄就是普通人拥有一颗

伟大的心。有人去给杜富国加油鼓劲，

却被坚强的他所感染；有人想给他力

量，却从他身上汲取到力量。这，大概

就是英雄本身的模样。

还有一些细节，不应被忽略。1991

年出生的杜富国，去年刚结婚，妻子王静

与他是同乡。就在负伤前3天，杜富国刚

结束休假归队……王静没想到，离家时

还笑嘻嘻的丈夫，怎么就这样了。

杜富国负伤后不久，王静要求到丈夫

战斗的雷场去看一看。当她在雷场外听

完丈夫受伤时的情景描述时，执意要从陡

坡下到丈夫出事的地点，战友们拦都拦不

住。树干残枝横躺在焦土上，血迹早已分

辨不出，只有散落的防护服棉絮提醒这里

曾发生了什么。在丈夫被冲击波击倒的

地方，王静驻足良久，没有流泪。

回到医院，王静删掉了手机中丈夫

的照片，只保留下一张婚纱照。她说，眼

前的丈夫，才是她要珍惜疼惜的模样。

杜富国在家里四兄妹中排行老大，

他最小的弟弟杜富强应征入伍到了西

藏边防部队。与哥哥富国已经多年没

见了，这是富强第一次休假。可他怎么

也不会想到，再次“相见”居然是在哥哥

的病床边。

20天后，杜富强回到部队，有了英

雄的大哥，他觉得自己更要当个好兵。

入伍第5年，杜富国从边防部队主

动申请加入扫雷队。在文山州富宁县

的沙仁寨雷场作业时，得知当地87名

村民被地雷炸得仅剩78条腿，杜富国

才意识到，走上雷场便如同走进“鬼门

关”。后来，杜富国将自己的微信昵称

改名为“雷神”。他说，这是对自己的一

种激励，每多排除一颗地雷，老百姓就

多了一分安全和希望。

在扫雷四队队长李华健的印象里，

杜富国并不聪明。初入扫雷队时，只有

初中文化的他，书桌上摆放着一摞专业

书籍，时常在熄灯后打着电筒学习。因

着一种执着，3年间，杜富国在14个雷

场排出了2400多枚地雷。这个数字虽

然不是最多的，但令同为扫雷兵的战友

为之惊讶。

今年33岁的李华健是土生土长的

麻栗坡人，他曾两次赴黎巴嫩执行维和

任务，是经验丰富的老工兵。对于家乡

的雷，他深知其害，他有两名同学被地

雷炸断了腿。“黎巴嫩的雷场在戈壁滩，

非常平坦，每一块雷场都有草图。”李华

健说，“中越边境的雷场是当年的战场，

埋藏毫无规律，每一枚被清排出的地

雷，都是扫雷军人不惜付出生命与鲜血

换来的。”

扫雷军人吃的苦，“地雷村”村民懂

得。两个月前，家在坝子雷场附近的村民

盘金良，在砍柴时挖到一株老山兰。盘金

良看杜富国爱不释手，就送给了他。杜富

国负伤后，这位早年被地雷炸掉双腿的54

岁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医院，为他

心目中的英雄，再次送来一株老山兰。

11月16日，扫雷官兵手拉手，踏过

中越边境云南段第三次大规模扫雷行动

的最后一块雷场。“死亡地带”归于和平，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昨天英雄

的事迹、今天英雄精神的传承。

被杜富国护在身后的中士艾岩记

得，那天山间是湛蓝的天，一转眼，雾气

就升腾起来。这样的美景，他多么希望

杜富国能看到。

“我们扫过的雷场，每一寸土地都是

绝对安全的，我们用自己的双脚蹚过，是

为了让老百姓放心。”艾岩说。身为英雄

的战友，扫雷四队很多官兵，递交了继续

参加扫雷任务的申请书。他们将替杜富

国继续扫雷，用军人特有的方式告诉战

友：“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为了边疆的青山常绿，为了心中的和

平净土，在和平时期，扫雷军人是心怀家

国的平凡英雄。2015年11月启动中越边

境第三次大规模扫雷行动以来，扫雷军人

艰苦征战，共清排雷区57.6平方公里，地

雷及各类爆炸物19.82万枚。

面对血与火的考验，他们不畏流血

牺牲，不计个人得失，同死神打交道，与

阎王掰手腕。我们知道的是扫雷英雄

杜富国，不知道的还有近40名英勇负

伤的平凡军人。

使命仍在继续，英雄永不独行。在

生死瞬间，杜富国叫响“你退后，让我

来”，这是一名扫雷军人的勇敢，也是这

个英雄群体在和平时期牺牲奉献、负重

前行的缩影与凝练。

英雄是什么？“杜富国”们用行动给

出了答案。

生死雷场 平凡英雄
■本报记者 陈小菁

当军绿色的运兵车排成一个车队，

有序行驶在街道上，54岁的村民盘金良

会产生某种错觉，仿佛又回到当年的岁

月。那是1984年，还是民兵的他扛着

担架上阵地，运送伤员。

清晨7点30分，两辆军用卡车和一

辆救护车从南部战区陆军扫雷大队扫

雷四队营区驶出，沿街摊贩和乡亲们都

会停下手里的活计，挥手致意。这场景

像极了当年。

这里是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猛硐

瑶族乡，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与邻国

仅一山之隔。那场战争已经过去近40

年了，战争带来的创伤至今随处可见。

在猛硐乡，总能看到失去双脚，或者小

腿被截去的人。

在中越边境云南段，约130万枚地

雷遍布161个混乱雷场，它们隐匿在农

田或山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雷

性能已经极不稳定，一场大雨、一块碎

石，都可能导致地雷爆炸。

战争遗留下来的雷患，让不少村寨

成了“地雷村”。猛硐乡近2万余亩耕

地因雷患而撂荒，影响着当地群众的生

命安全，也制约着当地经济建设发展。

杜富国参加的中越边境第三次大

规模扫雷任务，自2015年启动。参加

此次扫雷行动的官兵主动请战，到边境

扫雷。他们是清一色的 90后，27岁的

杜富国只是其中的一员。

“擦干眼泪，我会继续奋战”

从营区前往杜富国负伤的坝子雷
场途中，道路外侧以及山崖上印有骷髅
标志的石碑随处可见，“雷区，禁止入
内”的醒目大字，让人不寒而栗。

山路绵延 10余公里，手机信号时断
时续。一个多小时后，记者抵达位于老
山主峰之下的坝子雷场。

杜富国的战友、扫雷四队官兵正在
一个斜坡上搜排地雷，扫雷器发出的
“滴滴”警报声，此起彼伏。

一旦探测到金属，在退后 10厘米的
地方，插上小红旗，官兵们或蹲或趴，用
探雷针沿着 45度角轻轻测探。确定位
置后，再用小刷子慢慢刷去浮土，直到
一枚地雷浮现。整个作业过程，必须谨
慎细致，官兵与死神近在咫尺。

今年 22岁的中士窦希望，与杜富国
感情要好。杜富国负伤后，他日夜守护在
战友床前。坝子雷场清排任务重启后，他
含泪惜别杜富国，继续参加排雷作业。

走下雷场，摘下防爆头盔，窦希望
的头发已被汗水浸湿。提到战友杜富
国，他沉默许久：“他是我兄弟，他不能
参加的任务，我们会帮他完成。”

也许是内心的伤口还没愈合，窦希望
不想再重复那惨烈的一幕。作业休息时间
不长，他匆匆喝上几口水，再次走上雷场。

雷场外，一辆军用救护车照旧守在
那里，车内的军医做出随时冲锋的姿
势。扫雷四队队长李华健说：“真希望
再也用不上它。”

10 月 11 日，李华健和扫雷四队分
队长张波一起抬着担架，将负伤的杜富
国抬上救护车。杜富国以微弱的声音
说：“能不能把我的鞋脱了。”那一刻，李
华健的心一沉，“那时他可能就感觉不
到双手，想知道脚怎么样了。”

亲眼目睹杜富国负伤，李华健心里
难过。即使在一个多月后，他依旧控制
不住自己的泪水。

李华健的家乡就在麻栗坡，曾两次赴
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排雷的艰险，他比
谁都清楚。2015年，部队第三次接受执
行维和任务时，正赶上组建扫雷队。这一
次，李华健选择了“扫家乡的雷”。

“黎巴嫩的雷场，地雷位置都有草
图，用探雷器按图索骥，像拔萝卜一样，
定点清除。与黎巴嫩相比，中越边境雷
场更为复杂。这，考验着扫雷军人的技
术和胆魄。”李华健说。

危急关头，杜富国用身体护住战友
艾岩。此刻雷场上的艾岩，肩负着杜富
国的嘱托：替我坚守下去，我等着你们凯
旋。“没有他，也不会有今天的我。”艾岩
说，“擦干眼泪，我会继续奋战。”

杜富国所在的五班班长刘贵涛，家
在麻栗坡天保镇，从小在雷场旁长大，
爷爷触雷离世，一家老小饱受雷患之
苦。3年前，原本在边防连队服役的刘
贵涛听到组建扫雷队的消息，第一时间
递交了请战书。他一次次在家门口的
雷场排雷，却很少回家探望：“雷患不
除，何以为家？一定要让战争的伤害止
于我辈。”

扫雷二队原教导员杜文凯出征雷
场时，已达最高服役年限。为了参加扫
雷，他请求超期服役。参加扫雷任务以
来，他上雷场走在最前、撤下雷场走在最
后，把危险留给自己，“我的军旅人生是
从扫雷开始的，雷没排完，我不离开。”

英雄，永远不会独自前行。除了杜
富国，还有更多官兵奋战在扫雷战场上。
“坝子雷场已彻底清排完毕，移交

当地政府。”11 月 16 日，坝子雷场验收
完毕后，艾岩前往医院探望杜富国。得
知战友凯旋的消息，病床上的杜富国，
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相信我的战友”

老山主峰附近的一处山丘上，用沙袋
构筑的工事和壕沟清晰可见。“地雷布在四
周，机枪架在高处，手榴弹放在手边……一
阵对峙过后，就形成了如今的坝子雷场。”
盘金良回忆说。

坝子雷场海拔 1400 米，坡度达 50
度，当年的炮火停息之后，焦土上生长
出野生竹林。这个季节的猛硐山区，仍
是一派盎然景象，漫山的竹林既是美
景，也潜伏着危险—由于竹根过密，
相当于在肉眼看不到的地下铺了一层
网，这些看不到的根系与地雷触发装置
交织，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爆。

走上雷场，官兵们两人一组，迅速
进入战位。

排雷的第一步需要用炸药“开路”，
即用爆破筒炸出一条安全通道。11节
红色爆破筒连接起来，长达 6米，重量近
20公斤，最前端是蓝色的拒爆筒。两名
官兵像捅竹竿一样，把这个长长的“大
家伙”布置在雷场中。
“拒爆筒触地，万一前段触雷发生

爆炸，拒爆筒不会被诱爆，能够有效地
保护作业官兵。”李华健说。

在爆破筒巨大的爆炸声中，60厘米
宽的安全通道被开辟出来。官兵们接
着又在不同方位开辟出几条作业通
道。随后，大家穿着防护服走进雷场，
脚踩通道，手持探雷器，搜索地雷。

为了集中精力，排雷手彼此间禁止
交谈。山地高温潮湿，不到半小时，人
人浑身湿透。

在这里，别说是地雷，哪怕一根铁钉
一枚硬币，都要探测出来。探雷器探到
金属，会发出“滴滴……”的声响，常人觉
得并无玄机，扫雷官兵却能听出端倪。
“地雷是沉闷的滴声，硬币声响强而短，
铁钉声略长。”艾岩说。

艾岩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排雷时的
情景：那是一枚防步兵地雷，他的手不停
地颤抖，用了几分钟时间平复，心里紧绷
着一根弦……用拇指和食指捏起这枚
地雷的时候，他感觉，呼吸都快停止了。

艾岩说，每一次排雷，都要像第一
次排雷时那般谨慎，一旦失手，生命将
会定格。

战士汤儒回忆，他经历最惊险的一
次是在马嘿雷场，当时他一手扶着背上
的器材，一手握着安全绳，顺着刚开辟的
一条通道向山下走去，一不小心滑了一
跤，竟从覆土里踢出了一枚爆炸物……
“即便地雷就在眼前，也不能轻举

妄动。”李华健说，还要检查有无诡异设
置，为了作战需要，往往地雷下面还可
能连着地雷，一碰就炸。

2016年 6月，也是在执行边境扫雷
任务过程中，扫雷三队下士程俊辉牺
牲。除了定期报平安，从来不在家人面
前提及部队事的杜富国，向父亲讲了战
友牺牲的事。

杜富国知道，虽然身处和平年代，
脚下的雷场就是战场、残酷的生死场，

但却一步也不肯退缩。
每扫完一块雷场，官兵们都会手拉

手，走过每一寸土地。艾岩和杜富国曾
手拉手，多次走过自己清排的雷场。
“我相信我的战友，我们扫过的雷

场，每一寸土地都是安全的。”艾岩说，
“我也相信自己，会用穿越生死的勇气
坚持到底。”

“踏着我的脚印走”

扫雷官兵面对的不只是生死考验，
付出的也不只是汗水与鲜血。

中士孟凡荣记不清自己排除过多
少颗雷，但说起初上雷场的经历，他打
开了话匣子：“拿着探雷器进雷场，半天
不敢迈步。当时脑子里快速回旋的，是
上课时的场景和书本上的理论……”孟
凡荣永远记得，扫雷四队分队长张波的
那句鼓励：“踏着我的脚印走。”

扫雷四队分队长张波，从西藏军区
部队志愿加入扫雷队。来扫雷大队报
到头一天，妻子正好随军到拉萨。得知
张波又要远行，妻子默默地为他收拾行
装，支持他的选择。

走上雷场，生死置之度外，家庭重
担留给家人，扫雷官兵大都如此。

2015年，中士孟令冲与相恋 5年的
未婚妻打算年底结婚。家人将婚礼准备
妥当，孟令冲听说了组建扫雷部队的消
息。“从军几年，能为祖国和人民排雷是
一种荣誉。”他说服了未婚妻，递交了申
请书。为了扫雷，孟令冲一再推迟婚期，
直到去年，俩人才牵手走进婚姻殿堂。

扫雷二队队长付小科的迷彩服口
袋里，放着女儿写给他的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你去扫雷后，我好久

没见到你了。要是我有一双翅膀，能飞
到你身边去看你多好啊！”这封信，付小
科看了一遍又一遍，纸上已满是折痕。
每次读完信，他都用防潮袋包好，小心
翼翼装进口袋。

雷场外，下士李洋始终不肯多聊他
的家人。扫雷大队官兵有个默契—
微信朋友圈从不转排雷的事，跟家人打
电话从不说自己在雷场上的事。

3年过去了，还有四分之一的扫雷
官兵没跟家里说参与扫雷任务。窦希
望对父母说，他在部队养猪。

负重前行，只为岁月静好。这群年
轻的 90后，经过雷场的历练，早已坦然
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险情。在生死面
前，在得失面前，他们一次次用冲锋姿
态征服“死亡地带”。正如杜富国的妻
子王静所说：“他热爱扫雷，因为他坚
信，军人的价值在战场。”

英雄，永不独行。杜富国的身后，
许许多多人在牵挂着他，许许多多温暖
汇聚在英雄周围。那天，猛硐乡的群
众，颠簸了 7个小时赶到医院探望杜富
国。曾在边境作战中光荣负伤的战斗
英雄安忠文、一等功臣王曙光、英雄山
主攻营营长臧雷，特地赶到医院为他鼓
劲。病房外的走廊上，总能看到有人悄
悄送来的鲜花。

一年前，杜富国和战友排雷作业
后，将再无雷患的四号洞雷场交还边
疆群众。如今，雷场警示碑倒下的地
方，一茬茬庄稼正在生长，等待着来年
的收获。

在扫雷官兵眼中，这也许是边关最
美的风景—在他们用汗水和鲜血浸染
的口岸通道，满载货物的卡车川流不息；
在他们曾经战斗过的雷场，处处呈现一
派生机，处处都有欢声笑语。

左上图：杜富国（右四）和战友手拉

手，踏过中越边境一块清排完毕的雷

场。 杨 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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